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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的一生，伴随着东亚政
局数十年的风云变幻。本书真实、详
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霍英东对亲
历往事的追忆，对敏感事件、历史人
物的评价。内容涵盖东亚近几十年
几乎每次重大变化的细节内幕，亦
处处流露出霍英东一生洞察时局、
捕捉商机的大格局、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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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春，义和拳重镇山东鲁
西县，拳民教众火拼，杨家将后代揭
竿而起，中国功夫遭遇西洋火器，一
路北上，最终命归何处？慈禧对义和
团的态度为何从观望、利用到镇压？

百年后我们再看这段历史，是
沉重？还是荒唐？是喜剧？还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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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匪做大 想绞杀为时已晚
袁世凯说话算数，中午的红烧鲤鱼实

在是非常可口，整个珍珠泉大院里都飘起
了香味。送信的骑手，一个北京话说的特流
的蒙古族后生，应邀和袁大人同席。小伙子
激动万分，称从来没跟这么大的官一起进
过膳。袁大人说，那你就进一次吧，喝足吃
饱。但条件是你必须把北京最近所发生的
事情真实说出。小伙子说，这算什么条件，
袁大人，把您的好酒只管拿来。袁世凯知道
蒙古兵好喝酒，就端上来好几坛子山东名
酒景芝白干。几碗下肚，小伙子就将北京所
发生的事情全盘托出。

袁世凯听后仰天长叹：“我大清毁也。
拳匪之愚昧疯癫之气，百年难消；国家之伤
痕重创之殇，百年难愈。苍天那，大地啊
……”

蒙古后生直夸景芝白干酒有劲：“袁大
人啊，听宫里的讲，皇上爷也是当庭恸哭
呀。”

袁世凯的最大的本事在于，不管喝不
喝酒，喝多少酒，头脑都能保持冷静：“老佛
爷真是有些老糊涂了。当初，就该痛下狠
手，将拳匪掐死与萌芽状态。现在倒好，痞匪已经做大。
再想绞杀，为时已晚。前几日的八百里加急已经说得很
明白了……”

就在前日，同样是封八百里加急。但电文的内容却
不是这种高调的宣战。而是称“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
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
洋兵麕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
料”《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56)但仅仅是过了一天，
朝廷的态度居然又变了，而且是来了个一边倒。

想到这里，袁世凯忍不住眼窝一热：“疯了，真的是
疯了。大清帝国居然要一口气对世界上最为强大的11个
国家同时开战。哈，这里边包括6年前在甲午一战中战胜
过自己的日本，也包括 15年前在马尾战胜过自己的法
国，还包括60年前在东南沿海战胜过自己的英国。至于
俄国，自打大清跟它打交道就从来没沾过便宜。还有那
德国，当年为了两个传教士就可以要我山东。打吧，打
吧，结局如何，才是真正的殊难逆料……”

在主张和实施东南自保运动中的几个封疆大吏中，
袁世凯是个晚字辈，态度资历和威望及影响远不如当时
的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所以，一开始的运动初期，
他一直按兵不动。这种按兵不动，实则是对东南互保的
支持。即便是朝廷令他立即支援天津，他也是阳奉阴违。
虽派出一支劲旅，但却总是徘徊在山东与直隶的交界
处。这6营部队 (约七千人)，直到天津陷落后才赶到。并
很快就以天津已经失守为名而撤回了；同时扬言渤海情
况亦紧急，洋人利舰多艘，游荡于我青岛、烟台诸港口，
故不可分兵等等。这样，自始至终，袁世凯没有派出一兵
一卒参与京津的战事。即维护了山东的安定，又保存了
自己的实力。

一阵感慨后，公事还得干，公文还得发。当天，袁世
凯就把八百里加急的电文发了出去。那么他发给了谁
呢？

上海，电报局，督办盛宣怀官邸。午后的斜阳将其柔
和的光洒向这座纯欧式建筑的小洋楼。站在二楼的阳
台，可窥不远处的黄浦江入海口。不时的，会有几声长长
地轮船的汽笛声传来。临街的大道上，依然是一派车水
马龙。酒楼茶坊的喧嚣声，小贩沿街的叫卖声，黄鱼车的
铃铛声似滚滚热浪迎面而来。与北京满宫的油滑京腔相
比，充斥于满街的吴侬软语给人几分悠闲、谈定，甚至与
世无争的感觉。自1843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二十
三年(1843年)九月廿六(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外商、
外资蜂拥而至。短短的50年，上海已经发展成了东亚的
一座著名的商业大都会。其间，除了在1860年至1862年
经历过太平天国的战乱外，上海一直没有经历过大的祸
乱。天佑上海。从而也保证了上海的可持续性发展。这种
经济氛围自然也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上海文化。这种文
化以一言以蔽之(要认真讨论续十万字)，就是一门心思
的想着挣钱、同时一门心思的想着花钱。其它窗外事，对
不起。阿拉不太关心咦……

这下午茶的滋味不错，盛宣怀连啜两口，又开始看
他的每天必看的《字林西报》(盛宣怀 1844年——1916
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字杏荪、幼勖，清末
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

其实，盛宣怀的官帽还有很多，如正三品太常寺少
卿、大理寺少卿、招商局督办、京广铁路督办等等。我之
所以专把电报局督办放在第一位，恰恰与袁世凯发来的
电报有关。这就是说，袁世凯把电报首先发给了上海的
盛宣怀！

正是因为这种职位的关系，盛宣怀第一个得知了朝
廷的宣战诏书。

尽管56岁的盛宣怀正值政治上的老辣时期，尽管他
凭着多年的官场磨砺对北方的时局有了最坏的揣度。但
当他看完电文后，还是出了一身冷汗。首先，他很快判断
出这绝不是光绪皇帝的旨意，而是以太后为首，以载漪
为主的后党派的歪招。再就是筹划着如何尽可能的减轻
这个歪招带来的损害。他叫住了跟随多年的译电笔贴：

“你立刻去把现在值更的电报员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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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国内第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以非洲为主题

的纪实作品，作者以东非国家乌干达为落脚点，对数

十位旅居非洲的华人和非洲本土的文化精英进行了大

量深入的采访，并选取了三个人物重点介绍，力图为

中国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非洲。中国和非洲这两种既

相互抱拥又彼此陌生的文明，在“如胶似漆”中，混

杂着误读与曲解。当中国人踏上这片广袤的土地，等

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东方古国与神秘大陆的未来，又

将走向何方？

中国人在非洲
相比欧洲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资本在非洲的广

泛存在已经是相当晚近的事。用乌干达记者罗纳德·赛
坎迪（RonaldSsekandi）的话来说：“当年的欧洲人，左手
拿着《圣经》，右手拿着枪，闯进来……”在他看来，现在
非洲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本上来自于欧洲殖
民者。诞生于2000年的东非共同体（EastAfricanCommu⁃
nity，EAC）已形成统一市场，正在探讨推出单一货币，
并可能结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目前的五个成员国包括
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其中三个
主导性国家（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历史上均为英
国殖民地或保护国。英国的文化、习俗和制度对这一区
域的影响，使得其他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进入
变得非常艰难。这一历史与文化的缘由，自然也会加重
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误解。

2006年，罗纳德·赛坎迪来了一趟中国，到了北京
和上海。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真实的中国——
城市的奢华、商业的繁荣、物产的丰饶，所有一切都令
他震惊。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北京和坎帕拉差不多。

“乌干达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中国自己时常把这一点挂在嘴边。”赛坎迪出生于一个
相当富裕的家庭，如今是东非颇有名气的国际新闻记
者，月收入 1000多美元，是毫无疑问的精英。对于绝大
多数连温饱问题都还有待解决的普通非洲人来说，“中
国”不过是大街上越来越多的黄色面孔，他们在这里开
公司、开餐馆、挖矿，很有钱，却也不好相处。中国人仿
佛带走了很多，却基本没有留下什么，尤其是没有留下
多少可以持久发酵的东西，如观念、价值和文化。在非
洲经商多年的李淼对我们说：“尽管事业有成的自己已
不可能离开非洲，但将来老了，还是会回到中国去生
活。”很少有中国人会把非洲当作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哪怕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在非洲的中国人
基本只与中国人交朋友，他们的文化保守而封闭。与非
洲人结婚生子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偶尔有一个，也往往
成为其他中国人的谈资和笑柄。即使如赛坎迪这样消
息灵通的新闻记者，也不能从侨居乌干达的近一万中
国人那里获得对中国文化、历史与现状的恰当理解。

造成沟通不畅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作为记录
者，我们不便去揣测。2012年 7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
拉，我们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新闻记者座谈会，邀请多位
乌干达籍知名媒体从业者“头脑风暴”，讨论中国与非
洲之间出现文化分歧与误解的缘由。与会者来自路透
社、英国广播公司、新华社，以及多家乌干达本地的重
要报社与电视台。这些人大多毕业于东非名校马凯雷
雷大学新闻传播系，有的还曾远赴英国接受教育。其
中，供职于路透社的视频记者贾斯汀·德拉雷兹（Justin⁃
Dralaze）说出了他的感受：“中国与非洲打交道的方式
主要是政府对政府、领袖对领袖，而民间的交流、人民
对人民的交流，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个观点基本得到
了所有参会者的认同。

非洲华人社群的生活状况，似乎也确实如此。中国
商人会组织小范围的华商组织，其现状几乎可以“山头
林立”来形容。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大圈子里面套着无
数个小圈子，不同的圈子自成体系，互不干扰。中国人
内部尚且如此，何况是与当地人？

我曾卷进“廖宝珊事件”
李康节又想出一个方法，搞“大联合”，把港澳

两地的一些商家联合起来，合组一间公司发展地
产。他能说会道，结果游说了澳门富商何贤等人加
入。我自然也在李康节极力游说之列。我虽然不赞
成“大联合”的做法，认为“大联合”会引发很多问
题，但最后还是拿出一些钱入股。

由港澳两地多个商人组成的“联合”公司由李
康节掌管。公司以北角为基地，大量抢购北角的地
盘，其中购得的最大一幅地盘就是香港电灯公司的
电厂；并在短时间内，采用售“楼花”方式，发展丽宫
大厦等住宅楼宇。

我虽是“联合”公司的股东，但对这间公司的生
意，一直采取不闻不问、不理不睬的态度，从未介入
其中，好像自己是局外之人，任由李康节发展。其
实，当初答应入股“联合”公司，一是给何贤和一些
曾和自己做过运输生意的朋友面子，二来是息事宁
人，免得别人再来打自己公司的主意。

由于卖“楼花”令香港地产界出现疯狂现象，港
府为保障买家利益，在 1957年制订新条例，规定发
展商要投资多少于楼盘才能向买家卖“楼花”。

我早已在地产市场赚钱，资金充裕，故新条例
的实施对我并不造成任何影响。但对那些拥有大量地皮，但没有多
少资金的地产商却大受打击，令他们捉襟见肘，资金周转不灵。

陈德泰就首当其冲。当时，他的不少地盘是以一成订金购下
的，并没有缴清地价。由于不能提前卖楼花，不能预收买家的钱，结
果不少地盘到了最后缴款时，他仍然拿不出钱来，原来的地主逼得
很紧，甚至要拿回地盘。

当时是1958年，一方面，由于政府限制出售“楼花”；另一方面
由于香港住房需求量增大，而楼宇炒风又夸大了楼宇的需要，从而
出现楼市短暂的虚假繁荣现象，并爆发了战后第一次房地产危机。
当年，香港的空置楼宇达到一万七千至二万八千个单位，地价下跌
百分之七十，致使部分地产公司濒临破产绝境。

当时，地产商卖“楼花”，一律通过律师行收取和管理买家预付
的钱，即律师行是买家的信托人，可从买家的利益出发决定是否把
钱放给发展商。很巧，李康节的“大联合”公司和陈德泰的公司都是
委托“的近”律师楼收取买家的钱。在地产出现危机的形势之下，

“的近”律师楼听信一些人的话，决定冻结买家的钱，不发给陈德
泰。这样一来，陈德泰既无钱继续兴建已经动工的楼宇，也无钱缴
清地价，进退两难，公司濒临破产边缘。

最后，陈德泰被我说服，去找汇丰银行，要他们出面支持自己
度过难关。汇丰银行基于很多买家已经给了钱，于是同意出面帮
他。汇丰将陈德泰的一些地盘“挞订”（意即，以放弃订金为代价解
除合约），比如渣甸货仓地盘；一些地点好的楼盘如“美丽都”，汇丰
帮他卖掉；有些楼盘就干脆斩仓……在地产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能
救起陈德泰，都算是一个奇迹。

陈德泰面临绝境，最后绝处逢生；而李康节，因为大量抢购地
盘，扩张过度，负债累累，最终也陷于困境。由于李康节搞得不好，
最后拖累了何贤，恒生银行逼他还钱。何贤本来投入不多，但这间

“联合”公司的不少借贷都是由何贤签字担保，搞得何贤一身债，最
后还是周恩来总理出面，安排中资银行出资帮何贤度过难关。

1961年6月，我曾一度卷进震动香港的“廖宝珊事件”之中。
廖宝珊原籍广东潮阳，四十年代初期来香港，靠炒卖地皮和黄

金发迹，而后于 1948年开办廖创兴储蓄银行，几年后更名为廖创
兴银行。廖宝珊动用银行存款，在西环抢购大量货仓和一些电厂的
地盘，兴建新楼。由于廖宝珊经营有方，银行存款与日俱增，加之地
价和楼宇不断升值，他的家财也水涨船高。1961年初，他曾向外宣
布，他的家财已超过一亿元。

谁知，那年 6月份，市井坊间突然传出廖宝珊曾贩卖毒品、港
府准备将他递解出境的消息，一些报纸也刊载这些传言。紧接着，
从6月14日起，廖创兴银行一连几天出现了空前的挤提风潮。6月
16日，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透支三千万
港元应付存户的挤提；与此同时，香港警务处长也在报纸上公开辟
谣，指市面流传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离境的消息
乃属谣言，毫无根据。到此，银行挤提风潮才告平息。

在银行挤提期间，廖宝珊已整整七天没有睡好。风潮一平息，
汇丰、渣打委托罗兵咸会计师行稽核廖创兴银行账簿，并要求拍卖
他的地皮和楼盘顶数。廖宝珊误认为两家银行要吞并他的资产，精
神大受打击，终日以泪洗面，有时夜发惊梦，有时睡到半夜也吵着
要找律师查询详情……

这时，有一些商界朋友告诉廖宝珊：汇丰、渣打要吃你，全香港
只有霍英东一个人可以救得你，应该找霍英东谈谈，叫他出面帮助
你度过难关。为什么说全香港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救廖宝珊？因
为当时，我在地产界都算是最有实力的，地产界有什么事都找我出
面。廖宝珊与我尚算稔熟，他知道我除了有财力外，当时在香港地
产界也算是能说得上话的人，地产界人士都尊重我，我的话在地产
界有相当份量。

廖宝珊很焦急地说：“霍生，只有你才能帮我度过这一关。”我
问他：“你要我怎样帮你？”廖宝珊说：“有一个方法，就是由你和我
签署一张买卖合约，把我的物业全部卖给你，这样一来，汇丰、渣打
就不会拍卖我的物业。但你放心，这张合约只是签给汇丰和渣打看
的，风波一过，合约可以由你解除。”

我想：签一张合同，不能是假的，一签，合同就是真的，具有法
律效力，况且他的物业数量很大，涉及的买卖金额是一个巨大的数
目。于是，我委婉地对廖宝珊说：“老廖，作为朋友，我也很想帮你，
但这一方法似乎有些不妥，是否再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

听我这么一说，廖宝珊有些失望，以几乎是哀求的口吻说：“霍
生，你一定要帮我，除了你，没有人能帮得到我！”

我也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对他说：“老廖，能帮，我一定帮你，让
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精彩摘要精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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